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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终结，多极时代胜利
历史上，秩序的建立，大都是从乱到治，尽管其间

不乏沟通、谈判、让步和妥协，但总体而言，矛盾、斗争、
冲突乃至战争，一直都是逃避不开的历史过程，很多时
候甚至还构成了推动新秩序建立的主要动力。

比如就欧洲近代历史上 200 年前的维也纳会议来
说，就是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后才有了当时五强的一系
列会议磋商及其所确立的均势原则等，以及由多强所
组成的“神圣同盟”，而且，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新秩序
也不过是暂时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和平与协调。

如果我们从更近的雅尔塔秩序看，就会更清楚：没
有二战中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在战场上的生死较量，
没有苏中美英等国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和巨大贡献，
这些国家的巨头们就不会达成《开罗宣言》、《德黑兰宣
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等关于战后世界划
分势力范围的诸多重要协议。

雅尔塔体系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建立了联合国这
个协调国际争端、维持世界和平的合法权威机构，并在
联合国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
苏、中、英、法五大国
为核心，以联合国为
主导。雅尔塔体系对
于加强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加速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
程以及战后惩处战争罪犯、消除纳粹主义和军国
主义势力影响等起了重要作用，对战后世界格局
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达成的许多协议成果
至今仍然是我们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东亚基本秩序
方面要坚持和重申的。可以说，它也确实是大国协
调与合作的成功标志。但是，《雅尔塔协定》的达
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苏中英美这几个大国在战
争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美苏在战争中和战争后
所具有的超强实力。

雅尔塔一方面奠定了战后的基本格局，包括
和平秩序和联合国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新的
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且也很快，世界又进入了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在两个阵营对峙、对立、
对抗的基本格局下，世界和平得以维护，但局部战
争几乎就没有断过(比如，在中国周边就发生了朝
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好几场热战)，在这些局部战
争的背后，是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博弈和较量。

同时，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关
系和经济秩序，也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
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在冷战/热战之余，争夺中
间地带的努力和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些“中间地
带”，也被叫做“第三世界”，其一开始并没有“发展中”
的意涵，只是在它们摆脱殖民统治和独立后，发展才成
了它们最为关心的议题。

1989 年的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标志
着雅尔塔体系和战后格局走向了终结。其实，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时，当时的国
际格局已经与二战结束时大不一样了。就在许多新独
立的国家和地区仍受困于不发展或贫困之时，冷战却
以特殊的戏剧化形式一夜间宣告结束了。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冷战的结束，并不是
“历史的终结”和西方的最终胜利，而是两极称霸、两强
争霸时代被多极时代所取代。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前，日
本经济的腾飞、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说明这些冷战中同
属一个阵营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要求在经济上独立、不
唯大国马首是瞻。中国走出的独立自主建国和发展之
路，表明“第三世界”也已经开始从苦难和曲折走向了
独立并开始看到希望。各个国家内和各个国家间，已经
开始了商品大流动、信息大扩散、人员大走动和资本大
交易，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了贸易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
的征兆。

西方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人们甚至以为不

是苏东垮了，而是美国和西方胜了，一时沉浸在“历史
终结”的陶醉之中。但是，美国“一超独霸”的景象并不
长久，10 年下来就有了 9·11 恐怖袭击，再不到 10 年，
又发生了华尔街金融风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今天的
世界，如果有什么东西正在终结，那是我们过去 300 多
年来已知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处在一个飞速远离我们
而去的世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全球化之名上演的各种
剧目，经济结构变迁、科技革命、能源之争、地区纠

纷、宗教冲突，无不以变化、变迁、变动为基本标志。
2007-2008 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来，面对种种挑战、
风险、危机，我们又更加认识到，不确定性已经成了当
今世界的常态。

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来看，不得不承认，从欧共
体到欧元区，再到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像欧盟这
样的一体化设计，不具有很长远的目标和很持久的
耐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欧洲国家众
多，文化如此多样，却对一体化如此执着甚至痴迷。欧
盟，与其说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一次性工程，不如说它
是一项长期的不断延伸的规划。但是，从希腊债务问
题到欧元区危机、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到乌克兰危
机、从经久不衰的非法移民问题到二战以来规模最
大的难民危机、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欧洲几个主要
国家将要举行的大选，欧洲今天所面临的各类挑战和
危机，几乎没有一项是当初设计时人们预期到的，有
些干脆就是它本身发展和世界演变所带来的“未能预
期到的后果”。

而在今天的美国，无论怎样估算其硬实力软实力
综合实力，更无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或这种衰落

还将要经历多么长的时间，面对如此罕见的政治分
裂、社会撕裂和上下割裂，不得不承认，今天它所遭
遇的危机，确实已经超过了学者们多年来一直激烈
讨论的是否存在合法性危机了。去年美国总统大选
过程中所具有的戏剧性，“黑天鹅”一只一只出现，媒
体的一次一次误判和误导，不过是这种危机的外在表
现而已。

在欧美，更深刻的变化，其实早就开始发生了：人
口结构的老龄化和人口构成的多样性，经济的虚拟
化、空心化及其所导致的就业不足与福利不够，本地
人与外来人的矛盾或各类移民带来的族裔矛盾所导
致的“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之间的孰轻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带与内地和小城镇
居民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差异与分歧，代与代之
间在生活方式和价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中产阶级
比重的萎缩和收入的减少，贫富差异的日益悬殊和更
加凸显，这些都不是仅仅在谁当选、什么政策、如何推
行这样的层面上就能解决的深层次经济社会和政治
文化难题。

当特朗普一再强调“美国优先”时，一方面他是在
呼吁回归美国本身面临的实际矛盾、具体难题、种种挑
战和深刻危机，另一方面是在刻意与他的前任拉开距
离，无论全球事务、国际争端、地区冲突多么重要、多么
严重，通通都要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量。

现在，美国的新总统入驻白宫还不足百日，新班底
也还在就位和熟悉过程之中，接下来，欧美关系会不会
出现大的变化、如何变化？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即将
拉开大幕，其对英对欧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何影响？几
个主要欧洲国家就将开展大选，不仅是谁将上台，更在
于新的选举结果对于欧洲的政治版图有什么影响？欧
洲一体化走势会不会放慢、受阻，甚至倒退？欧美的这
些变化将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贸易上的保护主
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社会上的排外主义(“民粹主

义”)会不会在一些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如幽灵般
回荡？20 世纪末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会不会放慢乃至
发生逆全球化？如果说，2016 年的不确定性是以英国
公投(留欧还是脱欧)、美国大选(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为标志的，那么，2017 年还会有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在
种种“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说辞和宣示后面，
反映的是当变化成为常态，混沌和风险也就常在，各种
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不确定性成了几乎是唯一的确定
性，国际格局呈现出一副“失序”的样态：社会失范、制
度失灵、安全失控、精英失职。

新秩序在磨合，新格局在构建
如果我们再往深看，国际关系正在重建：无论是

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还是主要议题都已经发生了重
大变化，从巨无霸似的跨国公司到无所不在的非政府
组织(包括一些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小组织)，正在成
为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新行为体，从气候变化到
疾病传播，从全球治理到公共性危机，国际议题也与
300 年来的议题大不相同；同盟或伙伴正在重组：冷战
时的那些“同盟”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正在失效；国际

规则正在重写：不仅
丛林规则、零和规则
不再是符合时代潮
流的规则，规则的书
写者，也越来越多不
再只是传统意义上

的列强国家，更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国际格局正
在重构：一超独霸不再，多极世界不够，多边世界
难免，多元世界难治。

今天的世界，增长乏力，贫困依在，失业加重，
难民涌动，暴恐不断，地区冲突频繁，族裔歧视严
重，贫富差距到处可见，社会不公有增无减……面
对这种种挑战，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再是明智的选
择，因为我们越来越相互依存；以邻为壑、彼此为
敌，更不是理性的策略，因为这只能是害人害己；
退居一隅、偏安一方，无非是鲁滨逊似的幻想；复
辟倒退、回到过去，根本不再可能。向前看，全球层
面的治理有待完善，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有待提
升，精英与大众间的共识有待达成。走互利、合作、
共享、共赢之路，就必须将已有的各种资源重新激
活、更新组合、吸纳新元素、接受新思想、实施新方
案，从创新中寻求再生。

今后的 10 年、20 年，乃至 30 年、50 年，我们
真正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和政治保守，更不是疑
外、排外、恐外、仇外，而是更新版或升级版的全球
化：这是创新的，财富更加涌流；也是包容的，各国

都能参与；它是公平的，大家都能受益；还是绿色的，的
确可以持续。新的世界格局，在这种全球化中形成，新
的国际秩序，在这种全球化中构建，新的游戏规则，在
这种全球化中达成。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其间仍将充满不确定性，难题与混沌，风险与危
机，博弈与较量，冲突与斗争，都在所难免。而只要是探
索新路，就需要新的思想，只要是引领新潮，就需要新
的担当。面对风险、危机和冲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就是：从斗争中求和平，从合作中求发展，从互利中
求共赢。

这样，无论美国的政策走向一时显得多么让人难
以捉摸，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短期看增添了多少曲折，也
无论非洲仍被认为多么“穷”中东被看成多么“乱”，如
果联合国的地位能够得到保证、作用能够继续发挥，与
此同时，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能够让更多的国
家、组织和企业参与，金砖峰会这样的机制能够持续并
提升其作用和影响，那么，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发展中
国家的贡献，非西方道路的意义，中国等大国的担当，
就一定能够更加凸显。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新的秩序和新
的格局，归根结底既是各国沟通、协调、磋商、谈判的结
果，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较量
的结果。二战结束以来，亏得有《雅尔塔协定》，更亏得
有联合国体系，尽管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中间还有长
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毕竟，人类没有再陷入世界大
战。今天，区域合作、包容发展、全球治理，都已经既是
总体趋势，也是基本共识。单个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有
快有慢，一个区域的整合程度有高有低；总体看，新秩
序正在磨合，新格局正在建构。人类可望结束过去几百
年的零和游戏和丛林法则，一步一步从利益共同体走
向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作者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国际格局演变启示当代中国
□黄平

2 月 21 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联合国秘书长特别
代表法里德·扎里夫(左二)向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
防暴队颁发联合国“最佳实践奖”证书。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联合国赞誉。(摄影 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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